
一进芍药谷， 满目的青绿伴随着夏日雨
后清凉的山风扑面而来，使人神清气爽、耳目
一新。

芍药谷位于平利县城西北约十公里处，
相传远古时候雷公劈山石供女娲补天 ，剩
下的石头扔在了芍药谷，是一处集山、水、林
于一体的自然景观 。 芍药谷沟深 、林密 、水
清 、石奇 ，整个景区沿着芍药沟从谷底逶迤
爬上山顶 ，在两边高大茂密树木的掩映下 ，
显得格外深邃幽静。 山间峰回路转，移步换
景 ，犹如世外桃源 ，总有出其不意的惊喜带
给游人。

步入平利芍药谷，如同走进了童话中的
绿野仙踪 。 放眼望去 ，群山层峦叠嶂 ，峻峭
挺拔 ，与化龙山遥相呼应 。 山上树木丛生 ，
百草丰茂 。 那树木高低不一 、错落有致 ，高
耸挺拔的水杉 、光滑闪亮的油松 ，还有一些
调皮的藤蔓旁逸斜出 。 伸出长长的枝条左
拉右扯 ，交相缠绕 ，临近水岸的 ，俏皮地探
出头在水里照个影儿 ， 似是女娲织就的一

张细细密密的绿网，覆盖在芍药谷上。 野生
的绣球 、蜀葵 、蛇莓 、刺泡……认识的和不
认识的 、叫出名的和叫不出名的野花 、野果
点缀其间 ，似是绿网上的刺绣 ，让夏日的芍
药谷更加令人迷恋 ，不再为错过芍药盛开 、
满谷花香弥漫 、 彩蝶翩跹的春天而感到遗
憾。

水岸蜿蜒，木质栈道也随着绕行，时而从
河面穿过，时而掩映在丛林中。 我们的行程很
随意，一会儿行走在栈道上，一会儿又钻进林
间小径，走走停停，玩玩拍拍，水边几株粉红
的蒹葭都要讨论一番。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雨后初晴，
天空碧蓝如洗，云朵洁白如雪，明亮的阳光穿
过层叠的树叶投下斑驳的日影， 在地上轻轻
摇曳。 黄鹂、云雀在林中娇媚地鸣叫，清亮的
回声穿过如絮的白云， 歌声在山谷中回环漂
荡，显得格外清幽深邃。 地面杂草丛生，行走
在这软软的，绵绵的、杂乱无序的草甸上，盛
夏的暑热和工作的劳累被风吹到脑后， 这绿

像一双温柔的手将心头的烦躁抚平， 不急不
躁，气定神闲。

芍药谷三步一潭，五步一湖，湖下、潭下
则是天女散花般的瀑布群，或气势恢宏，发出
轰隆隆的巨响；或清秀雅致，声音清亮悦耳。
这水未经污染，清澈透亮，如同婴儿的眼眸，
要么像一块上等的碧绿美玉， 泛着粼粼的波
光；要么像洁白的绸缎，缠绕山涧。 尤其是那
娲裙瀑， 一层一层， 像女娲绿白相间的蛋糕
裙，裙裾飞扬，清新养眼。 头顶的蓝天白云，两
边的绿树静卧在磨镜湖中，浑然一体，一时分
不清哪是天上，哪是水中？

这里石头大小不一，形态各异，任由游客
发挥想象， 把它们做各种比拟， 就像巴金在
《记金华的双龙洞》里说的，即使不把它们比
做什么，也很美。 水里的石头不管大小，都被
冲刷得圆圆润润，上面长满了青苔。

半山腰中，有供游人休憩的木屋草亭，亭
内有干净的木桌木凳， 配上这野趣横生的森
林溪谷，真的像是童话中的世界了。 我们正好

也有点累，其实我知道，即使不累，见到这样
有趣的景点，又怎能错过？ 因为赶了个早，景
区只有三三两两的游人。 此时，我们坐在草亭
里，喝水、聊天、自拍，话题再也没有来时那些
家里常年卧床失去意识需要照顾的八十多岁
老人、 已经毕业却不愿正经找个工作偏要在
外游荡的孩子，卷又卷不动、躺又躺不平的工
作等这些避不开的沉重话题。 我们只享受眼
前的美景，心儿就像林中的生灵，自由、简单、
快乐。

我们走走停停，速度很慢，后面的游客陆
续跟了上来。 走到龙潭湖，已是中午，肚子有
些饿，就没有再往前走。 我给景区服务台打了
电话，让旅游车来接，西安来的几个游客就和
我们一起返程。

回到停车场， 原本只有我们两辆车的停
车场， 已是满满当当， 后面陆陆续续还有游
客。 我们赶了个早趟，本想看云海的，因为没
有找到观云海的最佳地方，那就留一点遗憾，
给再来芍药谷找一个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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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利凤桥乃有凤来仪之地， 这于民间传
说和建制承传中均有迹可循。 凤指凤山铺；桥
指土桥沟。 凤山铺得名于境内的凤山，其名溯
源逾千年时空。 土桥沟是一狭长山沟，因沟口
小木桥面垫土通行而得名， 站在沟脑的墚尖
尖上，能把安康城看得一清二楚。 二者皆是旧
村名，亦是老底蕴。 行政村区划调整后合二为
一，各取一字命名，便有了凤桥，至今二十三
年。

初入凤桥者， 常将入口处一座横跨河面
的廊桥视为凤桥由来，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
这座廊桥修建不过二十一年， 却因设计匠心
独运，朱廊黛瓦，重檐翼角，古朴典雅的横亘
于悠悠碧波之上，与山水田园互为借景，别有
韵致。 人行其间宛若画境，桥下流水潺潺，两
岸峰峦叠嶂，远观却又如亭似榭，妙不可言！
尤其旦暮之时，最为美轮美奂。 有文人墨客途
经此地，逢晨曦初露，烟笼廊桥，一时意醉神
迷，冠以“烟雨廊桥”之美名。 殊不知，待得夕
阳西斜，金晖漫洒，落霞远照，光影交错中的
廊桥浮光跃金，曼妙之姿较前更胜三分不止。
故，烟雨廊桥之誉，美则美矣，却有一叶障目
之嫌。

传说很早以前，凤山下有一对夫妇，年过
半百方育一子，取名萧郎。 萧郎自小好吹箫，
无师自通。 十二岁时双亲辞世，萧郎去财主家
做了牧童，终日以萧为伴。 逾束发之年，稚气
尽褪， 浑然一派清朗俊逸之姿， 颇得姑娘青
眼，不免有些遭妒。 有好事者逗弄他说，山上
有位凤凰仙子欲觅吹箫人为侣，若得芳心，便
可做那神仙眷侣。 萧郎信以为真，日日去凤山
牧牛吹箫。 箫声空灵婉转， 引来了漂亮的锦
鸡，也引来了鹞子。 鹞性凶猛，欲扑杀锦鸡，萧
郎为救锦鸡折损竹箫，锦鸡感念其恩，告诉萧
郎若用鹰嘴峰下的紫玉做箫，便能吹出仙曲，
引得凤凰仙子出了洞府相会。 萧郎历经艰难

取得紫玉箫，果真吹出仙曲，引得凤凰仙子翩
然而至。 后被恶人得知，胁迫萧郎吹箫引凤，
意图捉住凤凰求取封赏。 萧郎宁死不从，其情
意感动西王母， 特允二人结为连理， 世居此
山。 后常有人见萧郎乘彩凤、吹玉箫往来于山
巅薄雾之间，凤箫和鸣之音倏忽可闻，人们便
把此山称为凤凰山，后改为凤山。

另有武后封茶王的传说，也流传甚广。 相
传武则天曾赴房县途经平利凤凰山口， 见凤
鸟衔茶枝绕古茶树飞舞，视为祥瑞，遂封大树
为“茶王”，传为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也曾设凤
凰乡，后于撤乡并镇时撤销。 当地人总习惯于
山水地名前冠以凤凰之名， 常弄得外来人迷
惑不解，这又是另一个美丽的误会。 如蒋家坪
凤凰茶山， 意指位于蒋家坪的原凤凰乡属茶
山，却常被误解山名谓凤凰山。

凤凰山何以更名为凤山，无正史记载，有
文史研究者推测，极可能更名于清乾隆年间。
清乾隆二十一年， 时任知县黄宽在组织纂修
县志时撰写了平利八景，八景之一的“凤山叠
翠”便是凤凰山春夏盛景。 许因撰文对仗工整
之需， 八景地名均为二字， 原名二字者皆简
化，凤凰山极可能因此简称凤山并载入县志。
此论虽为推论，但因上述民间传说互为佐证，
于口耳相传间历久弥新。 凤凰在华夏文明中
是美好祥瑞的化身，神秘高洁，非宝地不栖。
以其命名的山川不计其数，典故亦层出不穷，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凤鸣岐山与吹箫引凤，“周
之兴也，鸑鷟鸣于岐山。 ”“箫韶九成，凤凰来
仪。 ”

凤凰为神鸟，传说为先民智慧结晶，凤山
极可能古称凤凰山， 凤桥是方人杰地灵的物
华宝地，凤桥人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生生不息。

溯源凤桥其名历经沧桑更迭，数度变迁，
但其作为出入县邑门户的界域地位始终不
变。 凭借着地缘地貌和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

自古便是舟车辐辏之地，商旅业甚是繁荣，又
因着襟山带水，地势险要，自然风光秀美。

自然景观最负盛名的当数狗脊关、车厢
峡 、凤山与灌溪河 ，每一处都凝结着岁月的
传奇，尽显自然的鬼斧神工。 狗脊关的由来
众口不一。 车厢峡常被误作一处关隘，实际
是一条绵延十余公里的险峻峡谷 ， 两岸山
势陡峭 ，崖壁林立 ，峡谷幽深 ，于高处俯瞰 ，
形似车厢 ，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 灌溪河 ，即
今县河旧称 ，亦闻名于旧平利八景之 “灌溪
百折”，原文颂其 ：“环曲可爱 ，为涌雪 、为跳
珠，殆处处兼有此胜。 ”寥寥数语，尽显水韵
灵动之美。

人文底蕴与历史遗迹相映生辉， 是凤桥
另一道醒目的风景，近百年里，凤桥人氏陈广
居一门三代文韬武略，出仕入将，成为家族骄
傲，也成为凤桥的一面精神旗帜。

当地文人雅士承先贤遗风，踏遍青山，考
证梳理了这些人文珍粹， 并撰文题诗以做注
脚。 其中，尤以陈彦华先生的《凤山八景》堪称
集大成之作，或依凭山形地貌，或寄寓祥瑞期
盼，或铭记古老传说，为境内八景赋予双龟添
寿、犀牛望月、凤凰展翅、药王仙踪等美名雅
称，既生动形象又暗合先民智慧，使人不得不
叹服， 凤桥人骨子里的灵性亦如身处的灵山
秀水般多情烂漫！

自历史深处踏歌而来的凤桥， 曾凭借坐
拥的优厚资源禀赋，成为市区的“东花园”和
平利的“西门户”。 在时代高速发展的冲击下，
被推至变革的十字路口。 国道一再改良，高速
横贯东西， 前往市区或县城均不过十余分钟
车程，转瞬之间，昔日热闹繁荣的凤山铺成为
往来旅客的窗外风景。 徒有通达之便，难聚人
气之盛。如何寻觅独属自身的未来前路？成了
凤桥人共同面临的时代命题。

早年，与凤桥一山之隔的县河，成功打造

了田园文旅示范点， 悄然带动了沿河两岸的
生态文旅业。 沿途镇村纷纷依托这一河清水，
探索发展生态文旅，逐渐形成以县河为原点，
人字形自南北延伸的旅游环线。 南自县河至
财梁，到大贵、洛河至黄洋河源头。 北自县河
至凤桥，经蒋家坪至大贵、洛河的大环线，沿
线人称之为“大黄洋河生态旅游”。

距县河一山之隔， 距蒋家坪五里之遥的
凤桥，主动拥抱时代变革，在现代化发展坐标
中精准定位———以田园栖居为韵脚， 以种植
养殖为基石， 于枕河临路的陈家坡打造田园
景区和民宿集群， 于坐拥厚土的土桥沟兴建
产业园区，守望发展，渐成相生相胜之态。 那
被游人称为“凤桥花园”的田园景区，面临白
水，背靠青山，依时序成片栽种着油菜、葵花
等作物。 当庄稼花开满整片山坡时，阡陌小径
与农家屋舍渐次隐入花海， 逶迤河水化作粼
粼丝带，十里花香诱得人群蜂蝶般翩跹而至，
人们穿过花间小径或于农舍近前逗留， 不时
便会邂逅熟悉面孔， 成为彼此视野中流动的
风景。

如此，仍不尽兴，还可前往土桥沟的产业
园区走走，于沟谷深处，听风声鸟鸣，观古木
林深， 在身体的跋涉和心灵的释放中与山水
共情。 逛得倦了乏了， 择一民宿品尝乡村美
食，或去不远处的“凤来仪”民宿别墅小住一
两日都是不错的体验。

沉浸在这般宛如水墨晕染的凤桥山水
间，一些外来人总忍不住生出探寻心思。 何以
沉寂多年的凤桥突然于某个春天闯进视野，
俨然就成了黄洋河旅游沿线最美的一站？ 不
仅吸引得八方游客熙来攘往， 还成了文人墨
客的采风胜地， 更吸引得不少投资业主扎根
凤桥……热情的凤桥人便把凤凰栖居的古老
故事复述了一遍又一遍，无论听者信与不信，
尽皆十分自得。

大嫂是女儿紫淳的大舅娘，快七十岁
的人了，脸上布满细密的皱纹，一笑起来，
像一粒石子投入宁静的湖面，荡起层层涟
漪。一口洁白的牙齿，没有一颗提前脱落。
她精神矍铄，腰不弯，背不驼，走起路来风
风火火，干起事来利利索索。

她天天和土地打交道，但穿一身得体
的衣裤，将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即使她
是刚刚从地里摘几条黄瓜，挖几兜新鲜的
洋芋，或者是掐几株绿油油的韭菜，也在
她身上看不见泥点子，即使在她家庭最困
难的时候，她依然将破烂的衣裳洗得一尘
不染。

大嫂也算命苦， 大约四五十岁的光
景，丈夫因病早早撒手人寰，她身边带着
十一二岁的一儿一女，家里缺少强壮的劳
力， 地里的农活自然比别人慢了几拍，日
子过得紧巴巴。 所幸，村上帮她申请了生
活低保，这才维持住了一家三口的粗茶淡
饭。

大嫂生性倔强，大哥去世，她发誓不
再嫁人，硬是咬紧牙关，将苦涩酸楚的日
子过得有滋有味，她的儿女完成了九年义
务教育后，便开始了打工生涯，每月会给
她寄来孝心，大嫂的日子开始苦尽甘来。

随着退耕还林，脱贫攻坚等惠民政策
的落实，大嫂一家在集镇居民安置点买下
了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 住进了安置房，
大嫂从头到脚的穿着打扮就更好了。冬天
里，她穿着女儿桂英从西安买的棕色鸭绒
袄，脖子上围着条纹的素色围巾，脚蹬一
双擦得可以照见人影的皮鞋，一张饱经沧
桑的脸白白净净，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
轻好几岁。 大嫂家里的桌椅板凳、沙发靠
垫同样清清爽爽，不染尘埃，她现在过上
了城里人的生活，依然没有丢掉一个农人
在菜园里的精耕细作。

农历正月里，她会在她的半亩地里栽
几窝洋芋，也会种几株辣椒、白菜等。她将
洋芋、辣椒的株距行距，窝子的大小深浅，
挖得整齐适中，大嫂干这些农活，像一个
称职的庄稼把式。瞧瞧她菜园子里长出的

洋芋、辣椒、小白菜等，排列得整齐美观，
惹人喜爱。 因为精心劳作，她家的蔬菜往
往比别人家的长势要好，成熟得早。 她为
人大方爽快，除了自家享用，还会送给左
邻右舍、兄弟姊妹尝个稀奇，大家都夸她
贤惠能干。

我们每年正月初二都按照惯例，到老
婆的娘家相互走动， 大嫂家是要去的，一
般计划在女儿舅舅家吃了饭，如果当天无
法返回县城，就在大嫂家里住一晚上。

去年正月初三，我们在大嫂家里歇一
晚上。 当天晚上，我们吃着她准备的各种
水果，嗑着瓜子，看着电视，聊着家常，晚
上十一点多的时候，大嫂问我们：“困了没
有？ 困了就洗脚睡觉。 ”我从沙发站起身，
打着哈欠， 伸着懒腰说：“睡吧， 瞌睡来
了！”大嫂笑着向我摆手：“你莫起身，我去
给你们倒洗脚水吧！”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给我们倒来了温热的洗脚水，拿来干净
的棉拖鞋。洗脚后，她开始仔细向我交代，
过道灯的开关在哪里，晚上起来要注意台
阶， 走路走稳当一些……我连连点头，心
想我也是快六十岁的人了，没必要交代这
些吧？然而多亏大嫂心细如发，考虑周到。

夜里两点多，我摸黑起床，差点摔了
一跤，我打开卧室的门后，过道里一束强
烈的光将夜晚照亮得如同白昼， 走出卫
生间后，想着这是谁忘了关灯呢？这样整
夜亮着岂不浪费电吗？ 我关掉了过道的
灯。 没想到，当我第二次起来的时候，过
道上那盏灯光又亮如白昼， 我傻愣愣地
望着这盏灯，难道是开关失灵了？我又关
掉了灯。我第三次起来的时候，那盏灯依
然亮着。

这盏灯直到天色大亮才灭，大嫂早早
起了床，为我们冲了牛奶，买了早餐。我说
起昨晚过道上路灯亮着的事，她笑着解释
说，“我听荣子（我老婆的小名）说，你爱起
夜，我专门把路灯给你拉亮的，结果你一
会儿关了，一会儿又关了，害得我去开了
好几次……”听了她的话，一旁的紫淳与
桂英，都笑得直不起腰来。

近日，偶然邂逅安康本土音
乐作品集《云水谣乡》，展卷品读
便沉浸其中。 书中以灵动的笔触
勾勒出安康的绝美画卷：层峦叠
嶂的秀丽山川、蜿蜒多情的汉江
碧水、 令人垂涎的风味美食，还
有朴实善良的安康儿女。 随着文
字在眼前缓缓流淌，悠扬的音符
与动人的旋律仿佛在脑海中次
第奏响，带来一场视听交融的艺
术盛宴。

合辑扉页是安康的全景照，
远处白云低垂依偎着延绵青山，
近处丛丛建筑錾刻出这座城市
的筋骨，汉江似一条玉带穿城而
过 ， 碧蓝的江水定格了天光云
影，瞬间成为永恒。 合上书卷，灵
动的曲调化作一帧帧鲜活的光
影，将岁月与情怀娓娓道来。

安康因汉水而生，我与安康
的缘分， 同样始于这一泓江水。
我的老家是新疆伊犁的一座小
城 ，那里偏远静谧 ，仿若被时光
眷顾的桃源。 小城童年如藤蔓一
般肆意生长，唯一的禁区就是城
边的喀什河。 在长辈们口中，这
条河吞噬过满载的班车、失足的
马匹 、贪玩的孩童 ，任何落入水
中的生命，不过是打个旋儿便消
失无踪。喀什河，成了童年最神秘的存在。如今，阔别故
乡三十余载， 老家的人与事早已模糊成心底最深沉的
眷恋，而喀什河岸绵软的沙滩、河底晶莹的石头，却成
了童年时代求而不得的执念。故乡，终究是记忆深处那
条无法跨越的江河。

若成长是一场渐行渐远的旅程， 那句伤离别应是
在千里之外的甬江。求学宁波时，我常在课余徒步至三
江口。作为宁波帮航运传奇的起点，甬江如一条奔腾的
蛟龙，将三江汇聚，浩浩荡荡奔流入海，锐不可当。宁波
大学坐落于甬江宽阔的江边， 课后的消遣时常是漫步
江堤远眺甬城林立的高楼， 暮色中棱角分明的几何线
条勾勒出城市冷峻的轮廓，熟悉却又疏离。江水裹挟着
咸涩的风，漫过指尖、淌过心间，吹过大学四年时光，却
始终未能真正浸润游子的乡愁。甬江流淌的水波，终是
化作毕业离别时的那一句珍重。

毕业后我考公来到安康。初到陕南，烟岚秀润的风
貌、清越婉转的方言，和着酸辣交融的口味，让我如坠
新境，忐忑难平。直到一日，乘车途经一桥，恰逢夕阳西
斜，金色的余晖透过车窗倾泻而入。 扭头望去，宽阔江
面仿若被揉碎的鎏金铺陈，粼粼波光随江水悠悠流淌，
就这样流进了我的眼底。下车久立于桥头，没有儿时凝
视喀什河江面的目眩心惊， 亦没了驻足甬江边遥望远
方的怅然若失，江风习习柔柔轻抚面颊，那一刻，这个
城市令我心生欢喜。

十余年光阴转瞬即逝， 如今的我早已在安康成家
立业，成了地道的“新安康人”。 每日往返于江北江南，
春日杨柳拂堤，夏日江风送爽，秋日明月映波，冬日沙
洲静谧，看遍了汉江四季的变幻，也习惯了清晨巷陌里
的一盘蒸面，傍晚河堤上孩子们的嬉笑追逐，周末西城
坊热闹市集的人间烟火气……日子就在这晨钟暮鼓、
四时风物中缓缓流淌， 汉江的水波温柔托举着每个平
凡日子，将安逸富足酿成醇香的米酒，浸润着这座城，
也滋养着我心中最柔软的角落。

滨水在地，云在天。 悠悠汉江，承载着这座城市
的过往与当下。从喀什河畔的欢乐童年，到甬江边的
青葱岁月，最终停泊在汉江温柔的臂弯，我深深地爱
着这江，爱着这城，爱着这岁月长河中属于自己的安
宁与自足。 正如《云水谣乡》中所写：“一条大河穿城
而过， 无疑是安康这个
城市最大的幸福。”此刻
方知， 这依水而生的幸
福， 是我平凡岁月里最
珍贵的馈赠。

安康市第一小学红星校区的院墙外， 有一棵高大
的古树，这棵树在三四座房屋的夹角里，近观它需从一
处小径进去，人走几步，就被狗吠吓退，再想进去，鸟儿
扑扑棱棱，胆小的人又倒退几步。

一位八十多岁仍红光满面的老者， 就住在古树之
下，他院子里果树硕果累累，蔬菜精心栽培，屋里屋外
都干净整洁，老人家的铁大门长期关闭，很少看到他的
身影。 偶然一次，我拜访了老人家，老人很高兴有人关
注这棵古树。

经查询， 这棵古树学名叫重阳木， 老人说他的爷
爷、父辈小时，就有这棵古树，而今他也到了耄耋之年，
由此可以推算这棵树有三百多岁了。 只见此树根系庞
大，将树脚下的杨家井紧紧抓住，环抱它大概得四人，
树主干高约 20 米，树枝向四方伸展，每一个分枝差不
多是一株粗壮的大树，与巨大伞状树冠遥相呼应，主干
的上方又簇生着粗细不一的枝干。

古树有一株寄生树，奇怪的是这棵树却与古树不是
同类树，竟是四季常青的白蜡树。 老人说大约是居住在
古树的鸟儿在别处衔枝筑巢不慎掉落的一颗树种，也可
能是含有树种的鸟粪， 刚好掉落在主干的一个树洞里，
这棵白蜡树吸收古树的养分，长得直挺而壮实，近些年
越长越大，形成了树中树的奇观。

这棵古树叶子不大，不比柳叶狭长，叶片圆润且嫩
滑。 春天嫩绿，夏日浓绿，秋天老成，冬季落叶。 冬季古
树落叶后，那棵寄生的常绿白蜡树便清晰地显露出来，
鸟儿在其间歌唱，让冬日的古树少了萧瑟之感。

老人许是年龄大了，也可能是激动的缘故，说话间
唇周肌肉不住地颤抖。他仰头望向古树，继续说：“其实
这四个分支枝干上也有一些腐朽的树洞， 如果各嫁接
一株四季常青的景观树，岂不更好？ 可惜我老了，许多
事情只是想一想而已。 ”他还不无惋惜地说起，这种树
本还有两株，一株在罗家湾，一株在本村村头，可惜都
在几十年前死了，唯有这棵孤独傲立。 他讲 20 世纪 50
年代，为了方圆几十里民众取水方便，老人的父亲在古
树上钉了一根一乍多长的木钉，绑上取水绳。如今木钉
已经看不见，由此证明古树仍在健康成长，古树的生命
力依旧旺盛。

这棵古树， 四周铺展的枝干叶群与树内的枝干叶
群，疏密不一，色泽不一，如一柄巨大的绿绒大伞，的确
是鸟儿美好的居所。古树上生活的鸟儿叽叽喳喳，欢喜
活跃，一会儿呼啦啦从浓密的枝叶间飞出去，在天空一
阵盘旋，一阵又呼啦啦地飞回来。

古树夏季枝繁叶茂，风华依旧。

院外的古树
党月琴

大嫂
叶柏成

汉汉江江随随笔笔

有凤来仪
王仁菊 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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